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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海制图

在高校中，有这样一群“大先生”，他们在科研上已经功成名就，却依然身处教育一线，全

身心投入到学生的培养工作中。在他们的目光注视下，一批批年轻的学子成长为栋梁之材。

在第 38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本报特邀请几位高校里的“院士老师”，讲述他们教书育人的

经历，以及与自己学生间的故事，分享其间收获的心得和体会。

“大先生”和他的学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 1984 年于
母校西北农学院
（今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毕业后留校
任教至今，我已经
在这座校园里工作
了近 40个年头，辛
勤的工作换来了很
多成绩，也获得了
很多荣誉。

然而对我来
说，最大的荣誉莫
过于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对我国农业发
展作出卓越贡献的
农林科技人才。

带着学生“下田”

在很多人眼
里，农业科技一点
儿都不“高大上”。但
作为农业科技工作
者，我们的科研灵
感和信念就是要用
科学技术实现农业
的现代化发展。因
此，我的首要任务
就是引导学生知
农、爱农。
我曾招收过一

名博士生，他在生物信息技术领域
的研究很优秀，但一直苦于找不到
与真实问题对接的途径。也就是
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能“解决问
题”。于是，我把他带到田间地头，
带到小麦条锈病发生的不同区域。
经过细致观察，他意识到面对这种
病虫害，应该站在全国视角，从“大
群体”的角度开展研究工作。
由此，他发现了将自己所学理

论与国家病虫害防治需求相结合
的途径。如今，这位找到科研方向
的博士生已经学成留校，直到今天
都干劲十足。
多年来，不管面对本科生、硕士

生还是博士生，我都会和他们谈到
我国的粮食生产、农业安全的话
题，让他们真切地意识到人民生活
健康水平的提高与我们所学的专业
紧密相连。
多年前的一个清明节，我发现麦

田中又有条锈病发生的迹象，随即叫
来了团队的学生。虽然当时已是假期，
但我们几乎没有休息，而是将整个假
期都用在了麦田里。他们来到田间地
头，亲眼看到植物病虫害，看到农田还
有哪些问题未被解决，就会思考我们
要怎么办。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很好
的引导和启发。
在这几名学生中，有一名叫王晓

杰的硕士生。这次下田让他真实地看
到了条锈病对麦田的严重危害，坚定
了他投身农业科技的决心，也开启了
我们之间持续至今的师徒情。

“不要害怕，放心大胆地做”

王晓杰是 2001 年我从德国做
访问学者归来后招收的第一批硕
士生。当时，分子生物学在农业领
域的应用研究在国际上刚刚起步，
但我已经察觉到这方面的研究前
景十分广阔，便鼓励学生对此开展
研究攻关。

然而，这些研究的耗资是很大
的，一盒只能做四五次实验的试剂
就要 3 万元，其中任何一步弄错，
整个实验就得报废。我能明显看

出，学生们对此压力很大，特别是
农村娃出身的王晓杰，生怕由于自
己的失误导致实验失败，造成经费
浪费。
于是我对他说：“不要害怕，放心

大胆地做！该花多少钱，哪怕十万元、
二十万元，咱们也要把研究做完。”
正是有了这样的鼓励，学生们逐

渐放下了心理负担。经过十几年的不
懈奋斗，我们的团队在这方面取得了
很多世界领先的重大成果，王晓杰更
是成长为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的领军
人才。
在我看来，在科研路上，每个人都

不可能不出现失败，更不可能不出错，
学生尤其如此。为人师者，就是要学会
宽容学生的失败和错误。当学生面对
这些挫折时，不是给他们压力，更不能
打击和责备，而是要鼓励他们在失败
中吸取经验、继续战斗。
多年前，实验室购进了一台超

低温冰箱，用以储存实验材料。一天
晚上，一名学生在操作时误触了冰
箱底部的一个按钮，导致第二天冰
箱内储存的材料全都坏了。看到这
些，谁的心中都会有惋惜乃至愤怒，
我也不例外。但看到学生追悔不已
的样子，我还是努力压制自己的情
绪，一边安排学生检查是否还有能
用的材料，一边安慰学生，告诉他以
后小心一些。
当然，这样的宽容并不适用于所

有情形。比如在科研领域，我的要求十
分严格，不允许学生出现一丝一毫不
严谨的行为，更不用说对学术诚信的
背离，这与宽容学生的科研失败和无
心之过完全是两回事。

育人精神代代传承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王晓杰在
我的团队里读完了硕士和博士，最终
留校，和我成为了同事。
在他留校后，我和他有过一次深

入交流。我告诉他：“你现在不一样了，
你是老师了。你要转换身份和角色。高
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不只
是教他们做实验、做研究，更是整体塑
造，特别是在做人上，不能让别人在你
的学生身上挑出大的毛病。”
我还告诉他，科学研究肯定会失

败，要容忍学生的失败，更要不断鼓励
他们。任何人都有缺点，同时也一定有
其闪光点，要努力发现这些闪光点，因
为每一名学生都是一座宝藏。
让我欣慰的是，这些年来，王晓杰

并没有辜负我的希望。如今的他通过
自身努力，不但在科研上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更成为了被学生们尊敬和喜
欢的“杰哥”。
在我看来，作为一名老师，最重要

的是如何确定自己的定位，你是将自
己定位成学生的“上级”和“领导”，还
是将他们视为你在科研和教学路上的
“同路人”，这很重要。如果一名老师对
自己的定位是前者，就决定了其不可
能做到对学生宽容，更难发现学生身
上的闪光点；反之，如果定位成后者，
师生关系便一定是融洽的，老师才会
真正获得学生的爱戴。
不久前，王晓杰的一名刚毕业的

学生给他发来信息：“我体会到，能够
得到你的指导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情！”得知此事后，我知道我的育人思
想正在一代代传承，这是一件更令我
感到欣慰的事情！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教授，本报记者陈彬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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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脑海中，
对老师有几个印象深
刻的片段。

我的导师、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熊
运章在我的入党支部
会上，讲述他上初中时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每天 18点，我
们从食堂打饭回来，武
汉水利水电学院教师
胡家延还站在学生宿
舍前，认真回答学生的
问题；农田水利科学报
告会上，武汉水利水电
学院教授张蔚榛让教
研室秘书给我———在
场唯一的本科生也发
了一份材料。

这些印象让我明
白，教师不是简单的教
书匠，一言一行都会对
学生产生极大影响，甚
至影响其一生。

1985年，当我也
走上教师岗位后，更加
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

“开在春天的课堂”

最近几年，我被安
排做了本科生一年级
的“双班主任”和水利
研究生第一党支部的
联系教师。在“双班主
任”岗位上，我每年都
要组织“开在春天的课
堂”活动，参观南水北
调工程团城湖管理处，

邀请校友给孩子们讲述北京水利的故事。
走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纪念大道

上，看到 36名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突出贡
献者的铜制浮雕手印中，有我们中国农
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以下简称
水院）毕业生韦怡冰的手印，孩子们都很
激动。小韦是 2006年我指导毕业的研究
生，曾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犹记小韦性格活泼开朗。业余时间，

我们还一起切磋乒乓球球技。有一次，我
走进研究生学习室，看见大家都在忙，她
却在偷懒“摸鱼”，我没有生气，而是对她
笑了笑，很自然地说了句“累了，休息
呢？”她却羞愧得无地自容。后来她变得
非常刻苦认真，在山西祁县汾河灌区做
实验时，在农村一待就是好几个月。
每次组织“开在春天的课堂”活动，

我都会邀请小韦现场讲述她在南水北调
工程的奋斗史，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世
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
斗”，让他们更加理解所学专业对国家发
展的重大作用。他们普遍反映这是“印象
最深刻的一堂课”。

“螺丝钉”的淬炼

我常给孩子们讲述优秀校友励志与
奋斗的故事。例如，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
研究院工作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书
函，几十年兢兢业业地干好城市雨洪利
用与海绵城市建设这件事。
他是我 1996年指导毕业的研究生。

1994~1995年，我们在内蒙古进行“不同
水土保持措施对降水产流产沙的影响”
的研究时，七八个人睡在农户家的一张
大炕上，用马车拉水、烧秸秆做饭。春天
风沙大，大家被吹得皮肤开裂；夏天大家
刚坐下吃饭，眼见外面快下雨了，等不及
吃完就赶紧往实验区跑，生怕赶不上雨
水径流、泥沙测定。

1995年 7月 25日，书函正在雨中
观测，忽然天降惊雷，雨停时他惊愕地发
现，离试验区不到 200米的山坡上，有农
民被雷电击倒，永远失去了生命。这种野
外实验经历培养了他坚韧、坚持、奉献的
精神。在单位，他吃苦耐劳，是一位典型
的“老黄牛”。今年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我希望用这个实例教育孩子们，做
一颗祖国建设不可或缺的“螺丝钉”。

2008年 6月 25日 5时 50分，甘肃
武威。天刚蒙蒙亮，我的学生姚立强就开
始了不同土质渠道渗漏试验。紧张的初次
放水后，是定时读取水位数据和补水。因
为刚开始渗漏较快，观测频次也比较密，
第一天需要通宵监测，他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正赶上我和几位老师在实验
站。第二天清晨，我散步时发现他一晚上
没休息，两小时一次趴在地上观测，便很
自然地走过去，让他控制渠道补水，我趴
在那里帮他读水位计。其实这也不是多
大一件事情，当时我并没放在心上。

毕业后，他在《石羊河印记》一文中
写道：“永远也忘不了康老师俯身帮我读
取水位的那一刻。尽管通宵监测让我身
体有些疲惫，但那一刻我所有的倦意都
消失了。康老师把我们都当成了他的孩
子一样呵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呢？”这说明老师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一
句话都会给学生终生带来影响。

姚立强毕业后在长江科学院工作。
2019年，时任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在考
察完石羊河实验站后不久，到长江科学
院考察，并与青年科技工作者座谈。座谈
结束后，姚立强激动地发来短信：“康老
师，魏副部长以咱们石羊河团队在旱区
做的节水工作作为先进典型，重点讲了
十几分钟……要大家向咱们石羊河团队
多学习，多思考，太荣幸了，非常亲切，也
非常感恩自己曾是团队的一员。”

看见“咱们石羊河团队”的表述，我
很感动。当年在石羊河条件那么艰苦，他
工作后对团队和实验站的认同感还那么
强，作为老师，还有什么比得到学生的认
同更幸福和满足的呢？

该严格时不溺爱

去年教师节，有研究生送给我一份
特别的礼物：一张装裱好的卡通照片，照
片右上方写着“老师您辛苦了”，正上方
用英文写着“We are family”，第一排正中
间是我和我爱人的卡通画像，高年级在
前面，低年级在后面。我对这句“We are
family”有种特别的感觉，如果学生在老
师周围有家的感觉，一定会幸福成长。

虽然学校是孩子们的家，但该严
格时还得严格。只要我在学校，经常会
在 8点 30分前到研究生学习室看看，
如发现谁还没有到学习室，我会在微
信群里提醒一下。
我给水院研究生开设“科研诚信与

学术规范”课程，每年约有 200人上课，
有教师主讲、学生翻译资料、小组讨论、
课外作业和分组结课报告交流等环节，
还在历年毕业论文中查找不规范之处。

10年前，我第一次上这门课，批改
作业时发现两名同学的答案竟一字不
差。有些恼火的我把两人叫来说清楚，究
竟是谁抄谁的。如果不说清楚，两人一起
判定“不合格”。这才把抄袭的同学找了
出来。我让他重新做作业，给他一次改正
错误的机会。通过这次处理，再把这件事
一级级传下去，后来再也没发现抄作业
的情况。这种处理对这名学生来说，也是
一辈子都难忘的。

爱之深，责之切，勿以恶小而为之，
这才是真正爱孩子的态度。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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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977 年
恢复高考后的首批
大学生，17岁就读
南京化工学院（现
南京工业大学）化
工自动化及仪表专
业。很自豪地说，大
学期间我的学习成
绩是非常优秀的。

毕业后，我在
南京塑料四厂工作
了 4年多。当时，我
国微型计算机已开
始应用于化工过程
控制，但与西方发
达国家相比有很大
差距。这让我觉得
自己得做些什么，
为此萌生了强烈的
深造意愿。

1986年，我考
入华东化工学院
（现华东理工大
学），攻读硕士和博
士研究生。该校是
新中国第一所以化
工特色闻名的高
校，也是首批招收
自动控制专业研究
生的学校之一。能
进入这样的大学深
造，让我十分兴奋，

这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和本科专业类似，我研究生选

择攻读的是电子工程与自动控制系
工业自动化专业。那时，电子工程与
自动控制类的专业是很“时髦”的。但
我的初衷并不是因为它“热门”，而是
想通过学习，掌握先进的解决实际问
题的方法，让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赶
上或超过国外。研究生毕业后，我留
在了华东化工学院工作。

至今我还记得初登讲台给研究
生上课的情景。那是我人生中又一个
“高光时刻”。我讲授的第一门课是自
动化专业研究生的一门基础课
程———多变量控制系统理论与设计，
这也是我在研究生阶段学得最好的
课程之一。我希望把自己的感悟、学
习体会和在工厂里接触到的事例都
教给学生，让他们也能够拥有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第一次登上讲台，我非常激动，
但也有作为“新手”需要面对的问题。
记得那时一边要写板书，一边还要讲
课，两者“协同”起来比较困难，让我
有些手忙脚乱。而现在我们上课有
PPT、多媒体可用，相对容易多了。

坦率地讲，我当时对自己的要
求也“不高”，只是希望能成为一名像
我导师一样的老师。我的博士生导师
蒋慰孙教授是我国工业自动化学科
的开拓者之一。在我心目中，他不仅
学术水平高、人品好、书法好，而且学
贯中西，有深厚的古文积淀，能够出
口成章。

更重要的是，蒋老师特别注重
将知识、技术与工厂的生产实际相结
合，强调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
实际，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值得一提
的是，上世纪 70年代初，他就带领学
生去一线调研，几乎走遍了全国有关
化工过程控制的工矿企业、大学和科
研院所，编写出国内第一本过程控制
科技著作《化工自动化》（上、下册）。

后来，我沿着他的脚步，创建了
化工过程先进控制和优化技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现更名为能源化工过
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一

系列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并在
此过程中培养出一批既有深厚理论
水平，又有丰富应用经验的人才。

杜文莉教授就是我培养的博士
生之一。她现在是华东理工大学研究
生院院长，也是能源化工过程智能制
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今年 2
月，由她领衔、我所在的“石油化工智
能制造教师团队”入选第二批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特别值得夸奖
的是，她在复杂工业过程建模、控制
等方面积累的成果，已在乙烯、精对
苯二甲酸、炼油等大型工业过程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示范，形成了系列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王宏刚是我的另一名博士生。
毕业后他拒绝了我的留校“邀请”，勇
敢地“闯荡江湖”。他先后在美国GE
公司上海研发中心、美国 GE公司总
部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另外，我还培养了很多博士后，
不少都在国内外大型企业、高校工
作。这一点也让我很自豪。

在学校，我的团队是出名的“严
格”。团队实行严格的考勤、考核管
理，要求师生一周内必须保证实验室
的工作和学习时长，还要能下工厂，
研究要结合生产实际。在进我们团队
前，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们愿不
愿意加入钱老师的团队？要加入的话
要下定决心哦，很苦的、要求很高，但
能学到真东西，待遇也好。”

我选择学生时，特别看重学生
是否“勤奋”。我觉得与聪明相比，勤
奋、踏实更重要，只要学习上有主动
性、积极性，未来一定不会太差。

我特别喜欢学生提问题，提的
问题越多越好。我的手机是 24小时
开机的，学生有问题随时可以提出
来，哪怕我一时回答不出来，我也会
非常高兴。为了解答问题，我可以组
织召开研讨会，甚至邀请国内外相关
领域的专家一起来研讨。
“耐心”“循循善诱”只是我的一

面，有时我也会像“黄世仁”一样“逼
债”。比如，我要求团队师生不能“捣
糨糊”，学习和创新研究必须要制定
类似于工程进度一样的“甘特图表”，
有问题要及时提出、尽快解决，每个
星期都要汇报工作内容和进度。

对于现在国家提出的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我体会很深。我们
“60后”这代人，是从产学研合作这
条工程教育的实践之路走过来的，面
对现在的“书袋子”（从校门到校门的
新教师），我心里很着急，希望能把我
的工程知识、技术和经验传承下去，
这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
强国”所迫切需要的。

坦率地说，这方面我们的体制
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希望能通
过自身努力，将这方面的探索推进一
步。比如，通过多年合作，我们和企业
建立了良好关系。一般人是很难进工
厂的，而我的团队成员却能和企业员
工一样“畅通无阻”。因此，我不仅要
求学生到工厂做课题，也要求从海外
回来的青年教师到工厂去，在解决实
际问题的同时，思考其背后的科学本
质问题，做些理论创新研究。

我希望我们能培养出“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的人才。“中国特色”要
放在前面，因为我们往往强调“世界
一流”，却把“中国特色”忘记了。而具
有“中国特色”的人才才是支撑中国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骨干和主力。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

理工大学教授，本报记者计红梅采访
整理）

钱锋（左
一）在回答学
生问题。
受访者供图


